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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边界与前景
*

林 晨 尤 晶

摘要:投入产出分析是一般均衡框架下结构数据、结构理论和结构分析方法的集合体,被广泛

用于研究经济结构问题。与其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方法一样,投入产出研究在运用过程中伴随着

争议和误区,主要涉及其理论假设条件、数据以及方法的适用范围。近年来,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
方法和数据条件都出现了新进展,有必要对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边界和前景进行再辨析。本文的

主要工作是:(1)从数据、理论和方法三方面对投入产出分析体系进行辨析,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是一

套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构数据、若干学派的基础理论和基于结构数据的一系列方法的综合;
(2)从中间投入、数据框架、逻辑体系、分析机制和参数来源五方面总结投入产出分析的优点;(3)总

结了投入产出研究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五个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措施;(4)由于一些研究误区源于对投

入产出分析方法的错用,本文提出确定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三大原则:一是线性模型仅限于短期模

拟,二是不同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范围应与其理论流派属性保持一致,三是在保持历史延续性的基

础上建立拓展部门分类的生态社区;(5)对投入产出研究的前景进行展望,通过数据、方法和应用的

拓展来拓宽投入产出研究的适用范围,数据拓展包括大数据拓展、混合表拓展和历史数据拓展等,
方法拓展包括局部线性化、开发因果识别测度工具等,应用拓展包括拓展投入产出分析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和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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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魁奈提出经济表、里昂惕夫完善发展投入产出经济学之后,投入产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或是

技术,在理论界和实践界或流行、或沉寂,但始终是经济思想史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体系。投入产出表

是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的分析框架,更是一般均衡条件

下分析经济结构问题的重要方法。近年来,从参与研究人员数量、研究范围、研究成果数量和社会影

响力等方面看,投入产出研究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根据中国知网数据,以“投入产出”为关键词

的发文量从1999年的499篇,增加到2021年的1927篇。但与此同时,投入产出的发展也一直伴随

着争议和问题。例如,一些学者认为投入产出分析的线性模型难以描述真实情况,过于强调需求拉

动,数据更新慢且不连续,研究范围有限且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讨论,等等。
自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诞生起,学术界就对投入产出分析的优点和边界展开了讨论。在投入产出

研究发展初期,投入产出方法主要是一种用于描述现实经济结构的经验分析工具。里昂惕夫有关投

入产出的代表作为《美国经济结构:均衡分析的经验应用》(1941),其副标题表明投入产出方法既是

对现实经济状况的描述和总结,也是对经济理论的补充。随着建模技术的不断改进,投入产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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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一种经验研究方法之外,还是一系列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的组合。Dorfmanetal(1958)发现

一些新的分析需要利用经济问题的线性特性才得以解决,而投入产出分析恰好能通过多部门框架和

线性特性揭示经济结构和部门间关联等问题。此外,投入产出分析还是一种基于愈益精密的统计技

术的经济核算方法。投入产出核算自1968年起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发挥着统计和分析的作

用。投入产出表为核算体系提供详细的数据基础,并成为对其他子体系的数据补充(联合国等,

1993)。从表现形式看,投入产出分析以棋盘式平衡表的形式反映国民经济中各部门产品生产和消

耗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通过直接消耗系数建立起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使得研究产业

部门关联等问题成为可能(刘遵义等,2007)。从分析范式看,投入产出分析从以部门为生产单位的

生产技术联系角度出发,通过整体技术和数量结构揭示经济体系循环结构,它是对宏观经济结构性

分析方法的一种探索。基于投入产出表反映的供求关系和宏观需求关系,将投入产出模型与宏观计

量模型结合在一起,可以更深入地探讨宏观需求结构的演变逻辑。从运用范围看,投入产出分析的

作用是多样化的,例如通过结合定价和动态,可将投入产出方法用于预测和规划,此外还可用于全球

价值链分析、区域间分析、环境和能源分析等。综合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历程来看,学术界根据不同

的研究问题给投入产出分析赋予了不同的角色。但投入产出分析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工具、一类模型

或一组数据,投入产出分析也不局限于研究一类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投入产出分析进行总结,对投

入产出研究的优点做系统性梳理。
除了关注投入产出分析的优点和作用外,也有学者对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方向提出了思考。例

如,Cardeneteetal(2012)从投入产出乘数出发,认为要将乘数概念与社会核算矩阵深度融合,充分

发挥投入产出分析作为政策分析工具的作用。Timmeretal(2014)基于生产关联视角,认为应该专

门设计针对全球产业链研究的新的投入产出方法,在不同国家和行业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框架下分

析生产力增长和产业链差异等问题。Dietzenbacheretal(2013)从数据角度出发,提出通过编制供给

-使用表来提高投入产出数据的时效性的建议。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望了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方

向,但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总结。当前,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进展,尤其是数据来

源和建模方法方面出现了飞跃式的进步,例如大数据的应用、大规模方程算力的开发等,所以有必要

重新梳理投入产出研究的发展前景和方向。本文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发展的新动态,探
讨拓展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原则,梳理和总结投入产出研究的拓展方向。

二、对投入产出分析体系的辨析

对产业间的投入产出活动开展详细核算的做法始于魁奈,他的《经济表》包含着浓厚的“循环流”
和结构分析特色,成为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理论溯源。早在1920年,苏联中央统计局就开始编制主

要物资平衡表,如粮食平衡表、燃料平衡表等,用以研究各生产部门的生产和投入关系,并且在1924
年正式开展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编制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苏联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为

里昂惕夫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这种矩阵式的分析方法不仅能用于单个部门和企业的分析,还可以

用于整个经济系统(Leontief,1991)。在此基础上,里昂惕夫创造性地采用矩阵代数方法,将整个经

济系统的投入和产出关系转化为一系列的线性方程,从而构造了投入产出表,把经济表的描述性质

转变为一种经验分析工具,创建了投入产出分析基础。随后,里昂惕夫发表了《美国经济系统中的投

入产出数量关系》(Leontief,1936),标志着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正式诞生。投入产出分析自20世

纪30年代诞生后逐渐被世界各国采纳和使用,并在应用过程中逐渐得到完善,最终形成一套较为完

整的投入产出分析体系。
投入产出分析在其诞生初期主要被广泛用于分析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问题。例如,美国政府通

过编制投入产出表分析美国经济结构问题,将其用于分析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战后恢复等问

题(Kohli,2001)。20世纪50年代后,投入产出分析在世界很多国家传播和发展,投入产出表在英

国、丹麦、荷兰、日本等国家被定期编制和应用。日本于1955年首次编制投入产出表,此后每隔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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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一次;韩国于1965年开始编制投入产出表,并在此基础上扩展了时间序列的修订表。投入产出

分析的诞生受到苏联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表的影响,反过来,投入产出分析为苏联的国民经济综合平

衡表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分析苏联的经济结构、资源配置等提供了技术支持(Vladimir
etal,1972)。投入产出分析在各国的实际应用过程中也得到了丰富和拓展。例如,森岛通夫通过将

价格决定方程与基本方程结合探讨了均衡产出和平衡增长问题,逐渐形成森岛模型(Morishima,

1958)。

20世纪60年代初,投入产出分析被引入中国,并且在计划经济时期被逐步推广和应用。改革开

放以来,投入产出分析作为一种结构分析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调整研究发挥着独

特的作用。投入产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过程中也逐渐得到了创新和改造,陈锡康等(2011)开创性地

提出了投入产出占用模型,该模型除了可以分析部门间的投入产出关联,还可以分析部门间的固定

资产、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与产出的联系,这是对投入产出方法的一次重大创新。随着我国经济结构

的变动和调整,用于分析经济结构问题的投入产出方法也在与时俱进,其概念也在不断丰富和更新,
因此,有必要对投入产出分析体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只有正确理解投入产出分析体系的基本概

念,明确投入产出分析体系的研究边界,才能在实际的经济分析中区分它与其他数量分析方法的不

同,从而更好地发挥投入产出分析的作用。
本文认为投入产出分析不是单纯指一种数据或是一种方法,而是一套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

结构数据+若干学派的基础理论+基于结构数据的一系列方法的综合。以下分别从数据、理论和方

法三方面对投入产出的概念进行详细解释。
第一,投入产出分析包含一组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数据,即投入产出表,这是投入产出分析

的安身立命之本。投入产出表对国民经济以不同产品的生产进行部门划分,以行向表示部门产出的

分配和流向,以列向表示部门生产的投入结构,综合反映特定时期各部门之间的生产联系和平衡比

例关系。从SNA1968开始,投入产出分析体系就被引入国民账户体系,成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

子核算体系之一。SNA1993明确指出:“投入产出表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功能主要有两个:分
析和统计。”①所谓“统计”,就是为分析国民经济中各产业和产品的生产情况提供详细的数据基础,
并且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其他核算来源的数据进行补充。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2017)指
出:“投入产出表细化和拓展了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内容,从整体上描述了产业的投入产出状况以及

产业间的相互运转关系,揭示了国民经济中各部门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数量关系,是国民经济核

算的数据基础。”②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投入产出表肩负了诠释国民经济生产全貌的责任。一

方面,投入产出表涵盖了国民经济核算中一系列关键的总量指标,例如总产出、净出口、消费等;另一

方面,投入产出表容纳了表示各部门、各产业生产状况的结构数据,这些数据既包含了部门生产的中

间投入、初始投入数据,也包含了部门最终产品的分配数据,丰富的结构数据是投入产出表区别于其

他数据来源的一大特色。
第二,投入产出分析中蕴含了不少经济学流派的基础理论。18世纪50年代,重农学派的代表人

物魁奈提出了《经济表》,其中蕴含着两种重要的思想,第一种思想是“剩余”,或称为“净产品”;第二

种思想是“循环流”,即经济活动不是线性的,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循环过程(Quesnay,1758)。“剩
余”思想被李嘉图所继承,剩余的生产和分配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问题;“循环流”思想则是被

马克思再生产图式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等理论所继承,因此《经济表》的循环流思想和衍生出

的结构分析思想成为投入产出分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19世纪70年代,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

论,后由阿罗-德布鲁进行扩充和论证,投入产出中的里昂惕夫数量模型要求多个市场同时实现出

清,实际上也显示了一般均衡的思维方式。20世纪60年代,斯拉法提出“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分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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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拉法把生产看作是同样的商品既表现为生产资料、又表现为最终产品的循环过程。在李嘉图

的谷物模型基础上提出“标准商品”作为不变价值尺度,以此探究资本有机构成(或技术)对相对价格

变动的影响(Sraffa,1960),认为技术矩阵A的变化是导致相对价格变动的关键。
第三,投入产出分析包含一系列基于结构数据的方法,这个方法体系既包含了线性分析方法,也

包含了非线性分析方法。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多以建立线性方程为基础,例如里昂惕夫数量模

型(Leontief,1936)、Ghosh模型(Ghosh,1958)等。近年来,基于投入产出数据拓展的分析方法不断

创新,出现了不少非线性分析方法,例如融合了主流宏观理论视角的生产网络模型(Baqaee&Farhi,

2019)。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基本假设以及由基本假设决定的应用场景,这些基本假设和应用场景

决定了模型的应用边界,每一种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都有各自的应用边界。综上所述,投入产出分析

包含了三个基本要素:数据、理论和方法,这三个要素整合在一起即成为完整的投入产出分析体系。

三、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

包含数据、理论和方法的投入产出分析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基于以下五方面的优点。
(一)有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的中间投入数据

投入产出表拥有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的中间投入数据,这是其最大优势,也是其被学者广泛

使用的重要原因。从生产投入过程来看,投入产出表将投入区分为中间投入和初始投入。中间投入

指的是各种原材料、燃料,即各种物耗。中间投入和初始投入的区分标准在于:中间投入的价值被完

全转移到新的产品中;而初始投入则被看作新创造的价值,因而也称之为增加值。从产品的需求来

看,投入产出表还区分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二者的区分标准在于:看考察期内是否再回到生产

过程中去。如果在本期生产出来并再次进入生产过程,则称为中间产品;如果本期内不再进入生产

环节,则称为最终产品。投入产出表从一般均衡的思维方式出发,以不同产品的生产进行部门分类,
通过区分中间投入和初始投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来刻画经济中各产业和各部门的生产联系,最
终通过行向加总和列项加总,实现各个部门以及整个经济的均衡。

投入产出表中间投入数据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使用中间投入数据是多部门结

构模型的重要标志。在模型的投入结构中区分中间投入和初始投入,或者在需求结构中区分中间产

品和最终产品,体现了投入产出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思维模式,这样才是真正的多部门结构模型。二

是使用中间投入数据可以开展部门间关联的研究。中间投入数据反映的是各产业部门之间的生产

联系,因此可以使用中间投入数据研究产业关联问题,例如特定产业的冲击传导路径研究、产业链测

度研究等(李鑫茹等,2021;祝坤福等,2022)。此外,通过扩展能源、环境投入产出表,将产业部门与

能源部门和环境部门结合起来,可以探索生产活动和经济结构对能源和环境的影响。三是使用中间

投入数据可以开展区域间关联的研究。一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往往都与其他区域有直接或间接的联

系,因此,可通过扩展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来描述区域间的生产和投入关联,进而探索一个地区某个部

门的冲击对其他地区的部门产生的影响。
(二)有严谨且开放的数据框架

投入产出分析拥有严谨且开放的数据框架。所谓严谨,一方面,投入产出模型有着严谨的经济

理论基础。例如,投入产出模型中蕴含着魁奈的经济结构思想、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思想和斯拉法体

系思想等。投入产出分析的每一步,包括表的编制、系数的计算、数学模型的建立等都是在经济理论

指导的框架下完成的。另一方面,投入产出表的编制工作是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一部分,国民经济

核算体系中严密的编制规则为投入产出表提供了严谨的数据框架。所谓开放,指的是可以通过加入

各种不受单位限制的数据来拓展投入产出表,形成拓展的(extended)投入产出表或混合的(hybrid)
投入产出表。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加入表示环境压力的指标,例如污染物排放数据,从而拓展形

成环境投入产出表(environmentallyextendedinput-outputtable),用于分析生产活动对环境排放的

影响等问题(Su&Ang,2014;林伯强、吴微,2020)。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加入各部门的就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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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例如就业人数或工作时间,从而拓展形成就业投入产出表,以此分析经济冲击和结构调整对不

同部门的就业的影响。投入产出表的拓展可用混合单位的数据来描述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动,例如在

价值型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加入表示能源消耗的实物单位数据(例如石油的单位为吨),从而拓展形

成混合型投入产出表,以此来研究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权衡问题(deCarvalhoetal,2015)。得益

于严谨且开放的数据框架,投入产出分析正在被广泛运用和创新,学者们对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

模型的拓展是对原有投入产出体系的重要补充。
(三)有一套严格自洽的逻辑体系

投入产出分析拥有一套严格自洽的逻辑体系。投入产出表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其数据体系

和一般均衡的逻辑是严格匹配起来的。里昂惕夫在《投入产出经济学》一书中写道:“投入产出法是

用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理论,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之间在数量上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经验

研究。”①一般均衡论中各种经济活动可表现为数量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一定条

件下实现均衡。投入产出分析通过数量关系考察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通过多部门模型来解释最初

的冲击如何经过生产网络联系传达至其他部门,这是对一般均衡理论简化的一种结果,也是一般均

衡理论的具体延伸(陈璋、张晓娣,2005)。投入产出表通过区分中间投入和初始投入、区分中间产品

和最终产品来表现生产活动中的各种联系,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整体技术和数量结构平衡来揭示经济

体系的循环结构,二者都从不同角度实现市场出清,因此,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在逻辑上是自

洽的。
(四)有透明、清晰的机制

投入产出分析拥有透明、清晰的机制。投入产出分析是从一般均衡分析简化而来的特殊的分析

思路和分析方法。通过加入一些假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原来难以进行具体数量分析的一般均衡模

型变得易于理解,机制也更加清晰和透明。例如在拓展的环境投入产出模型中,基础的计算公式为

M=E(I-A)-1y。其中,(I-A)-1为里昂惕夫逆矩阵,表示部门之间的所有生产联系;E 为排放矩

阵,其中的元素表示生产1单位某部门的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该公式计算结果表示某部门的生产

活动通过所有生产环节所产生的碳排放。在使用该公式计算时,首先要估算排放矩阵E,可从历史

研究或者数据库中找到每一个部门生产单位产品所产生的碳排放,从而形成矩阵E。该模型通过里

昂惕夫逆矩阵刻画生产过程中所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通过严谨的规则体系估算参数,通过清晰明

了的机制分析生产活动产生的所有碳排放,这是其他模型所不具备的优势。得益于投入产出清晰透

明的分析机制,可以用其分析部门间的生产联系和最终产品在部门间的流动情况,进而考察经济政

策的结构效应、结构调整的突破点选择等问题,因此,投入产出方法还常被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

模拟分析。
(五)有比较清晰的参数来源

投入产出模型拥有比较清晰的参数来源。在模拟模型时,通常要对模型中涉及的参数进行估

计,这些模型中的参数大多都没有固定和统一的测算方法,需要作者根据研究经验对参数的估算方

式进行选择。投入产出模型中的参数测算与其他参数的测算思路大有不同,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

于国民经济核算和各类专项调查数据,其参数估计方法也包含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规则体系中,拥有

严谨的估算程序,因此,与根据历史经验相对主观地选择参数估计方法相比,投入产出模型的参数来

源更为严谨和透明。

四、投入产出研究面临的问题及改进

在总结投入产出分析体系构成和投入产出分析优点的基础上,本文还梳理了在投入产出研究中

可能产生的五类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回应和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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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针对投入产出模型的线性特征,在研究过程中易产生两方面误区:一是认为投入产出模

型都是线性模型,二是质疑线性模型的可靠性。对于第一个质疑,投入产出分析实际上是基于一组

结构数据的分析方法的集合,这些方法中并不是所有的模型都是线性的,也有不少非线性模型。例

如包含中间投入的多部门一般均衡模型、生产网络模型等。对于第二个质疑,本文将探讨两个层面

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线性模型刻画真实世界是否可靠? 真实世界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非线性的,
但非线性模型通常是复杂且难以求解的,同时也难以确保某一个非线性模型本身确实是对真实情况

的准确刻画。因此,可以通过线性模型在局部近似地刻画和模拟真实情况。如图1所示,线性模型

表示在“0”附近对真实的非线性模型的局部模拟。局部线性模拟实际上是在局部做一阶泰勒展开,
这种处理方式的误差是可接受的,且是稳健的。第二个问题是线性模型是否能用于长期模拟? 本文

认为不能采用线性模型做长期模拟。以图1为例,线性模型能基本模拟非线性模型在“0”处的情况,
然而,从长期来看,线性模型趋向于无穷大,而非线性模型趋向于0,二者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可知,
线性模型可以用于局部模拟,但用于长期模拟将会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因此,用线性模型做长期模

拟不可取。综上所述,虽然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形式是线性的,但不是所有的投入产出模型都是线性

模型;投入产出分析可以在非线性模型的框架下,在参数确定的局部做线性模拟,这种局部线性模拟

也是当前基于投入产出中间投入参数的结构模型求解的思维方式。

图1 非线性模型的局部线性模拟

问题2:投入产出分析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一些人认为投入产出分析是在凯恩斯主义的

框架下来分析问题的,认为投入产出注重需求侧分析,以需求拉动为基础,只能用于分析需求侧问

题。事实上,投入产出分析是包含多种模型的分析体系,有一些投入产出模型包含需求拉动的思维

方式,但也有一些模型是供给侧模型。首先,里昂惕夫数量模型中存在需求拉动的假设,但这并不意

味着该模型中存在凯恩斯乘数效应。凯恩斯乘数和里昂惕夫乘数不是同一个概念,投入产出数量模

型中的里昂惕夫乘数描述的是最终需求这一“净值”与总产出的关系,而凯恩斯乘数描述的是最终需

求这一“净值”与增加值这一“净值”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里昂惕夫数量模型中,最终需求恒等

于增加值,不存在凯恩斯乘数效应,因此,投入产出数量模型与凯恩斯的乘数效应有很大区别。其

次,除了需求拉动的模型之外,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也存在强调供给冲击的模型。例如Ghosh模

型、生产网络模型等。其中,Ghosh模型通过产品分配的视角来刻画初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关注如何从供给侧推动产出的问题;生产网络模型则关注来自供给侧的各种冲击对经济系统的影

响问题。
问题3:投入产出分析未能融入主流经济学应用中。宏观经济学研究包括经济增长研究和经济

波动研究,一些学者认为投入产出分析在以上两类研究中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产生这种误区的原

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投入产出方法中对投入品替代性过强的假设限制了其研究边界,使其难以

用于分析非线性的经济增长问题。二是认为由于数据的不连续性和模型的求解约束,投入产出方法

难以用于分析多部门的经济波动问题。关于第一个原因,早期多夫曼、萨缪尔森和索洛曾将线性规

划与投入产出结合起来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Dorfmanetal,1958)。然而,由于线性模型需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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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之间不可替代的假设条件,这使得其应用于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时会求得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解。若

将投入产出的多部门框架导入非线性模型,则限于当时技术而无法求解。现在,随着一些新的求解

思路的开发,例如通过局部线性思维求解非线性问题,原来的技术性问题得到解决,使得采用投入产

出方法分析多部门非线性的经济增长问题成为可能。关于第二个原因,即数据局限方面,近年来,投
入产出分析的数据正从广度和深度上逐渐扩展,数据的时效性和连续性都得到了提升,更能体现经

济波动的现实情况。现在,投入产出分析在技术方面和数据方面的限制逐步得到了改善,投入产出

方法也逐渐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例如,通过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研究产业政

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林晨、陈斌开,2018;刘维刚,2022);通过投入产出网络关联刻画国民经济

循环模式(黄群慧、倪红福,2021;李敬、刘洋,2022);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探讨冲击对经济结构变动的

影响(Liu,2019;Saki&Jennifer,2020;Carvalhoetal,2021)等,可见,投入产出分析正在逐渐融入主

流经济学研究。
问题4:投入产出分析使用的数据老、频率低。我国的基准投入产出表编制的时间间隔为5年,

这主要是由于投入产出数据的收集、整理、核算过程比较复杂,通常需要全国各个部门的通力合作,
因此,过去确实存在投入产出数据相对滞后且不连续的问题。但是目前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官方

统计部门和学术界正在做大量的努力工作。首先,负责编制投入产出表的官方部门———国家统计局

国民经济核算司正从加快数据更新速度和提高投入产出表编制频率两方面努力。除了编制逢2和

逢7的基准表外,核算司还尝试编制逢0和逢5的投入产出延长表,并且根据最新的经济普查数据

和调查资料编制其他年份的投入产出表,这些都是为解决投入产出数据老、更新频率低等问题所做

的有效尝试。其次,学术界也分别从更新数据和完善时间序列数据两方面努力。一方面,针对投入

产出数据老的问题,学术界开始自发编制新近年度的投入产出表;另一方面,针对投入产出数据更新

频率低的问题,学术界开始编制时间序列的投入产出表。例如,张红霞等(2021)编制了中国1981—

2018年的时间序列投入产出表,利用投入产出时间序列表不仅可以探讨经济波动的问题,还可以用

来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体制转型问题。过去,由于投入产出数据时间跨度较大,投入产

出分析通常用于追溯历史的经济增长问题,难以用于研究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随着官方统计部门

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投入产出数据更新频率加快、数据时效性更高,投入产出分析也能够逐渐被应

用到经济波动问题的分析中。
问题5: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纵向可比性和应用适配性难以协调。一方面,投入产出的编表规

则要求投入产出表要具有历史可比性,这就需要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需要长期保持稳定性;另一

方面,为了充分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变化,需要对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进行细化和补充。
然而,要保持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稳定和延续,就难以使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及时反映新情况,这就

出现了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纵向可比性和应用适配性之间难以协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
术界在官方的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例如,随着一些新兴产业逐

渐发展成熟,为了使投入产出核算充分反映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需要将这些新兴产业部

门纳入投入产出核算中,学者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尝试对一些新兴产业进行核算,编制了分享经济投

入产出表(向书坚等,2021)、数字贸易投入产出表(杨晓娟、李兴绪,2022)等。此外,一些学者还对原

有的部门进行更细致地拆分,对其中的细化部门进行核算,编制了物流业投入产出表(黄璆,2019)、
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表(项莹、赵静,2020)、旅游及相关产业投入产出表等,这些都是根据经济发展

新形势做出的创新和拓展。

五、投入产出研究的边界

正如投入产出的概念所示,投入产出分析是一套数据、若干派理论和一系列方法和模型的综合。
与其他的经济学模型一样,投入产出模型的应用范围是有边界的。对投入产出研究的一些批评也是

源于对投入产出模型的错用。因此,本文给出了确定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三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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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入产出的线性模型仅限于短期模拟

投入产出的线性模型仅对短期模拟有效,这是由投入产出线性模型的固定比例生产函数的基本

假设所决定的。固定比例生产函数也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该模型假设投入品之间存在固定不变的

比例关系。对于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言,要素投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因此,要素投入的比例

变化不一定意味着生产技术的变化;而对固定比例生产函数而言,不允许投入品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要素投入的比例变化意味着生产技术一定发生了改变。严格的固定投入比例假设限制了投入产出

线性模型只能关注短期问题,因为短期内要素投入比例相对稳定,而长期问题则会涉及技术改变,进
一步地会引起要素投入比例的变化,这将与固定投入比例假设产生矛盾。

(二)投入产出模型具有流派属性

各种模型的流派属性不一样,因此,在使用模型时要有“信仰”,不能超越流派使用模型。经济思

想流派的诞生以客观社会经济实践为基础,投入产出模型的发展又以特定时期的经济思想流派为背

景,因此,投入产出研究要求将模型与理论属性合理搭配。
一些传统的投入产出模型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古典经济学从生产和供给侧出发,着重关注相

对价格、收入分配与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与之对应地,投入产出分析中的斯拉法-里昂惕夫体系

在劳动价值论的影响下,通过无替代定理和劳动是唯一的初始投入的假设最终得到了相对价格不

变、技术选择不会随着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结论;古典理论认为利润是一种剩余,投入产出分析的效

率价格模型中的“效率”也正是将利润看作是一种剩余,这种剩余来自初始投入和中间投入的使用效

率。除了以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之外,也有一些投入产出模型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思想指导。例

如,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分析拓展了可计算一般均衡(CGE),刻画政策冲击对经济系统的整

体影响。此外,动态里昂惕夫模型基于存量-流量关系引入资本,其思想来源于哈罗德模型的加速

原理,而哈罗德模型又是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随着各种经济流派和思想理论的不断发

展,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边界也随着理论的更新而不断拓展。例如,基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实际

经济周期理论(Long&Plosser,1983),拓展了包含投入产出生产网络的一般均衡模型,从而分析宏

观经济波动的微观传导机制。
综上所述,不同的模型有各自的理论基础和流派属性,在使用投入产出模型时应注意以下两个

问题:首先,要分清投入产出模型应用的场景和边界,不同模型的功能和能够回答的问题大相径庭;
其次,要了解各模型背后的理论基础,厘清模型背后的理论支撑和假设条件,要在模型所属的理论框

架下研究问题。
(三)在保持历史延续性的基础上建立拓展部门分类的生态社区

一方面,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要与以往的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相衔接,与历史具有可比性,便
于通过不同时期的投入产出表分析产业结构的变迁,探索单个部门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投入产出

表的部门分类要充分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变化,符合应用场景的新要求。
为了兼顾历史的延续性和应用场景的适配性,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工作应从以下两方面开展:

一是保持官方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官方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的纵向一致有利

于开展历史比较研究,形成统一的投入产出部门分类体系。二是建立开放的拓展部门分类的生态社

区,鼓励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部门分类进行拓展。
为了充分反映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及时捕捉经济现实的新动态,需要对一些新出现的部门或重

点领域进行拓展研究。在官方统一的投入产出表部门分类前提下,可以根据应用领域和研究目的对

投入产出表的部门进行拓展研究。例如,针对经济中出现的新部门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拓展,编制非

正规经济投入产出表(刘波,2021)、数字经济投入产出表(韩君、高瀛璐,2022)等;针对当前社会关注

的重点领域对投入产出表进行拓展研究,编制文化产业投入产出表(王志标,2018)、人口投入产出表

(陈海龙、陈小昆,2021)、能源投入产出表等,这些都是在官方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结合现实应用场

景所做的拓展,都是对投入产出表的有力补充。
—78—

林晨 尤晶:投入产出研究的优点、边界与前景



  2023年第6期

六、投入产出研究的前景

一些学者之所以会对投入产出研究产生分歧,主要是认为投入产出分析在数据和方法两方面存

在局限性。投入产出数据的更新和方法的拓展将有力克服这些缺陷,并且将拓宽投入产出的研究边

界,从而推动投入产出分析更深地融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下文总结了为拓展投入产出的研究边

界,学术界在数据、方法和应用拓展三方面所作的努力,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拓展的主要

方向。
(一)数据方面的拓展

第一,大数据的拓展。快速发展的大数据有力地支撑了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为提高投入产出数

据的公布频率提供了技术基础。可以综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工业企业数据、税务数据、资金流动数

据、交易数据以及海关大数据等建立自动或半自动的投入产出表生成机制,提高投入产出数据的更

新频率。讨论经济波动问题是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通过大数据自动地生成一些相对精度较低但

是仍然在误差范围内的高频投入产出数据,在高频率、高时效性的数据支撑下,投入产出研究融入超

短期经济波动问题研究也指日可待。
第二,混合表的拓展。混合表是投入产出研究中较早提出的一种拓展数据的方法,主要是将微

观数据与宏观数据结合在同一张表中进行分析,从局部提高数据的精度和准确度,因此,混合表的拓

展也是提升投入产出表数据准确度的一个重要方向。例如,在价值型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结合能源

平衡数据可以编制价值-实物混合型投入产出表,以此探究部门间的能源消耗和排放情况;将与住

户和劳动相关的微观数据引入投入产出表形成社会核算矩阵(SAM),以此探究收入分配、税收和福

利分配等社会性问题(刘波、李金昌,2017)。
第三,历史数据的拓展。通过对历史投入产出数据的梳理,可以从经济史的角度评估历史上的

一些重大经济变革的政策效果,进而为当前的经济改革提供经验借鉴,这也是投入产出研究的一个

很重要的方向(林晨,2018)。
第四,数据样本点的拓展。投入产出表一直以丰富的数据点和中间投入信息为优势,为了进一

步强化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优势,还需要从以下两方面拓展数据样本点:一是扩大数据样本,使其足够

支撑中间投入信息和参数估计;二是适度公开投入产出表背后的数据样本,加强投入产出研究的稳

健性和可靠性,同时提升投入产出分析的自信度和可信度。
(二)方法方面的拓展

投入产出线性模型因其严苛的假设条件而限制了模型的应用范围。近年来,学者们更加关注投

入产出方法的拓展,希望通过方法的拓展来解决更多经济结构问题。投入产出方法的拓展方向主要

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利用投入产出表丰富的中间投入数据优势,将中间投入概念融入主流的宏观模型中进行

数量分析,实现非线性模型的局部线性化。一方面,将投入产出表的中间投入概念纳入模型中,强调

中间投入的重要作用。主流宏观理论的生产函数往往舍弃了中间投入,为了在生产过程中刻画中间

投入的关键性作用,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中间投入引入非线性生产函数中(Acemogluetal,2012,

2015;Caliendo&Parro,2015;Caliendoetal,2019),例如,Baqaee&Farhi(2019,2020)在多部门框

架基础上,将投入产出中间投入系数作为模型的参数,将宏观模型与投入产出结合起来,从而舍弃了

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中要素不可替代的假设。另一方面,构造生产网络模型,强调生产活动的循环和

相互关联特征。一些学者通过投入产出生产网络将各部门、各生产流程联系在一起,构建生产网络

模型,以此探究宏观波动的微观来源和跨部门传导机制。进一步地,通过要素和中间投入的替代弹

性系数校准进行反事实分析,从而对冲击和波动的影响程度进行模拟(Acemoglu& Azar,2020;倪
红福,2021)。由此可见,将投入产出方法和思想引入非线性模型,进而将投入产出分析融入主流经

济分析中,这不失为拓展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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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继续挖掘传统投入产出方法的潜力。传统的投入产出方法,如里昂惕夫数量模型、结构分

解分析方法(SDA)等,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找准这些模型的

应用背景,结合其假设和存在条件,将其运用在合适的问题和背景下。例如,里昂惕夫模型是一个需

求拉动模型,因此,不能用于分析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可以用来研究一些短期内的经济波动问题。

SDA方法可以通过不同时点的投入产出表比较静态分析,探究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来源,如总产

出、增加值、贸易等。此外,利用SDA方法还可研究能源结构变动和碳排放变动等问题(Duetal,

2011;Su&Ang,2012)。例如,Linetal(2020)基于SDA方法测度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对全球减排的

贡献。可见,SDA模型在做因素分解分析方面仍然有光明的前景。
第三,继续挖掘传统理论的潜力。投入产出分析自20世纪30年代兴起后逐渐形成了大量的理

论模型。例如,斯拉法体系涉及价格体系与收入分配、工资率与利润率等问题(李帮喜等,2019);投
入产出价格模型可以对经济系统在外部冲击下的相对价格变化效应进行模拟;利用投入产出框架下

的“乘数效应”可以探讨最终需求变动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等,这些理论和模型在探讨当前的中国经济

结构转型问题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除了挖掘投入产出分析本身的理论潜力外,还可注重投

入产出方法与其他经济学科传统理论的结合运用。例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投入产出成为其重

要的经验研究方法(Basu,2018)。政治经济学通过投入产出方法主要用于与价值、工资等相关的理

论探讨(Soklis,2011)、与利润率相关的经济波动研究(谢富胜、李直,2016)以及技术进步测度等

(Hahnel,2017)。
第四,继续深入在优势领域的研究。投入产出分析在经济结构问题、贸易问题和环境和能源问

题等领域的研究是目前投入产出研究的重点和强项,在拓展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同时,还需要继续

在这些优势领域将投入产出分析发扬光大。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环境和能源等问题再次掀起了

投入产出分析的研究热潮。通过投入产出可以研究与消费活动相关的各生产过程的排放足迹(潘晨

等,2022)、计算国家之间商品贸易背后的污染转移(Antweileretal,2001)、分析特定行业的经济活

动对整体排放的影响等(Mietal,2017)。
第五,开发适合投入产出分析的因果识别测度工具。逻辑分析方法主要分演绎法和归纳法,投

入产出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支撑,因此投入产出分析主要是基于演绎法。但由于投入产出数据具

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因此,投入产出在归纳法方面具有天然的缺陷。为了提升投入产出方法在计

量分析中的稳健性和严谨性,需要开发适合投入产出分析的因果识别测度工具。
(三)应用方面的拓展

随着投入产出在数据和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投入产出的研究边界也越来越宽广,投入产出分析

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泛。投入产出分析的应用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投入

产出分析将在以下两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作用。投入产出分析体系是一套融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结

构数据、若干学派的基础理论和基于结构数据的一系列方法的综合体,投入产出的结构化特征和优

势将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分析发挥作用。投入产出分析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

应用主要关注两方面问题:(1)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我国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的影响。通过将劳动、
资本等要素融入投入产出多部门模型中可以分析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对生产结构以及整体经济的

影响;将中间投入数据与宏观经济模型相结合,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可以分析经济冲击(如税收、突发

事件)在产业内部、产业间以及宏观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从而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制定提供理

论依据(倪红福,2022)。(2)探索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方向。从产业结构看,通过投入产出可以分析

我国不同部门间的生产关联,从中识别出经济中的关键产业和重点领域,进而为打破产业升级的技

术瓶颈提供方向(林晨等,2020)。从区域结构看,通过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可以分析城市间、省份间的

经济联系和依存程度,评估区域的经济发展潜力。例如,可以编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投入产出

表,捕捉地区间联系密切的行业和部门,据此制定相应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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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通过世界投入产出表分析我国的贸易平衡问题,通过我

国的投入产出表分析国内经济部门之间的关联,从而为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内外失衡问题提供政策

指导。投入产出分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应重点关注两方面问题:(1)分析技术创新对我国社会

福利的影响。国内循环立足于技术创新以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一方面,通过投入产出可以分析技术

创新在不同部门间的扩散效应,为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提供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投入产出数据与社

会经济数据结合可以分析不同部门吸收就业的潜力和收入分配格局等问题。例如,通过投入产出表

和我国分行业就业人数、分行业平均工资相结合可以分析增加值分布与就业分布和工资分布之间的

关系,从而为我国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理论支撑。(2)分析我国的贸易平衡问题。投入

产出模型可以用于全球价值链核算和产业链测度,分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效益、产业位置

和参与度等问题(Koopmanetal,2014;杨翠红等,2020;倪红福、王海成,2022),进而为我国提高全球

竞争力和合作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展望未来,投入产出分析依旧有光明美好的发展前景。当然,无论是数据的更新还是方法的创

新,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拓展都要以认识和理解投入产出分析的基本性质为基础,只有先掌握投入

产出背后的理论基础和核算体系,拓展研究边界才会成为可能。

七、结束语

本文结合投入产出分析的发展历程,首先对投入产出分析体系进行了再辨析,明确投入产出分

析是数据、理论和方法的综合体;其次,从中间数据、框架理论、逻辑体系、机制分析、参数来源五方面

总结了投入产出分析的优点;再次,在结合投入产出的优势基础上总结了投入产出研究中面临的五

个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回应和解决,可以进一步刻画投入产出分析的内涵;然后,为避免研究误区的

出现,文章还提出了确定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三大原则;最后,文章总结了投入产出分析在数据、方
法和应用三方面拓展的研究方向,并且从投入产出数据生成机制、融入主流经济学范式、测度估计方

差、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等方面对投入产出的前景进行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投入产出分析始终是一组结构数据、若干学派基础理论和一系列基于结构数据的方法的

综合。投入产出研究的过程就是在一定的流派理论框架下,采用与其对应的投入产出方法和模型,
并且结合投入产出结构数据对现实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其中,各学派的理论在投入

产出分析中起到指导性作用,任何方法和模型都不能偏离或背离其背后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是投

入产出分析的框架和载体,不同的方法通过各自的模型设计来阐释不同的经济现实。投入产出研究

方法会随着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而不断改进,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改善为拓展投入产出研究边界提供了

技术支撑。结构数据则是投入产出分析的有力工具,同时也是投入产出区别于其他分析方法的一大

特色。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核算体系的不断健全,投入产出数据将从更新频率、时效性以及稳健性

等方面得到完善,数据的完善将为拓展投入产出研究边界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投入产出分析有鲜明的优点和特色,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边界模糊而出现研究误区,因此,

要清楚掌握确定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基本原则。投入产出分析拥有丰富的中间投入数据、严谨且开

放的数据框架、严格自洽的逻辑体系、清晰透明的分析机制和清晰明了的参数来源,这些优势为投入

产出分析融入主流经济学范式提供了保障。为防止投入产出模型被错用和误解,本文提出了确定投

入产出研究边界的三大原则:一是投入产出的线性模型仅限于短期模拟,二是投入产出模型具有流

派属性,三是在保持历史延续性的基础上建立拓展部门分类的生态社区。在对投入产出方法进行拓

展时,要坚持拓展投入产出研究边界的三大原则,合理使用线性模型,将理论基础与投入产出模型合

理搭配;要以理解投入产出的理论和方法的性质为基础,做到数据、理论和方法的有机统一。
第三,为了使投入产出分析能融入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结构等问题的讨

论中,未来,投入产出分析可通过数据和方法等方面的创新来拓展其应用范围。数据创新方面,要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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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提高数据的更新频率和增强数据的稳健性,为分析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问题提供数据基础。具

体从大数据生成投入产出数据、拓展混合投入产出表、拓展历史数据以及增加数据样本点等方向努

力。方法创新方面,要强调模型求解技术和理论指导的创新,为研究主流经济问题提供分析框架。
具体从中间投入系数融入宏观数量模型、非线性模型的局部线性化、挖掘传统投入产出方法和传统

理论的潜力、深入优势领域的研究、开发新的因果识别测度工具等方向努力。投入产出分析在数据、
方法以及理论等方面的发展和创新将有力推动投入产出分析拓宽其研究的应用范围,这些创新不仅

能够增强投入产出研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还能促进投入产出分析融入主流经济学研究。同时,投
入产出分析的发展要注意与时俱进,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结合中国现实经济发展状况,目前,我
国正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期,利用投入产出的结构性优势回答我国亟待解决的结构转型

问题,将成为投入产出研究发展和进步的一次重大契机。此外,投入产出方法还将为分析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只有将投入产出方法与恰当的理论基础相结合、应用于合

适的场景、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这样的拓展才称得上是有意义的探索;只有根据现实经济发展反映

的新变化和提出的新问题不断拓展投入产出模型,才能使得投入产出分析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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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dvantages,BoundariesandProspectsofInput-outputResearch

LINChen YOUJing
(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China)

  Abstract:Input-outputanalysisisacollectionofstructuraldata,structuraltheoryandstructuralanalyticalmeth-
odsundertheframeworkofgeneralequilibrium,whichiswidelyusedinthestudyofeconomicalstructure.Likeother
widelyinfluentialmethods,input-outputanalysisisaccompaniedbycontroversiesand misunderstandingsinthe

processofapplication,whichmainlyinvolvesitstheoreticalassumptions,dataandthescopeofapplicationofthe
method.Inrecentyears,therehavebeensomenewdevelopmentsinthetheory,methodsanddataconditionsofinput-
outputanalysis.Itisnecessarytore-analyzetheadvantages,boundariesandprospectsofinput-outputresearch.First-
ly,thispaperexaminestheconceptofinput-outputanalysisfromtheaspectsofdata,theoryandmethod.Itisconsid-
eredthatinput-outputanalysisisasetofstructuraldataintegratedintotheSystemofNationalAccount,basictheories
ofseveralschoolsofthought,andaseriesofmethodsbasedonstructuraldata.Secondly,theadvantagesofinput-out-

putanalysisaresummarizedfromfiveaspects:intermediateinput,dataframework,logicalsystem,analysisofmecha-
nismandparametersources.Thirdly,fivepossibleissuesthatmayariseduringinput-outputresearcharesummarized.
Then,becausesomemisunderstandingsareduetothemisuseofinput-outputanalysismethods,thispaperputsfor-
wardthreeprinciplesfordeterminingtheboundariesofinput-outputresearch:(1)linearmodelsarelimitedtoshort-
termsimulations;(2)thescopeofapplicationofdifferentinput-outputmodelsshouldbeconsistentwiththeattributes
oftheirtheoreticalschools;(3)establishinganecologicalcommunitytoexpanddepartmentalclassificationonthebasis
ofmaintaininghistoricalcontinuity;(4)looksforwardtotheprospectofinput-outputresearch,whichcanbroadenthe
scopeofapplicationofinput-outputresearchthroughtheexpansionofdata,methodsandapplications.Dataexpansion
includesbigdataexpansion,hybridtableexpansionandhistoricaldataexpansionandsoon.Methodexpansionin-
cludeslocallinearization,developingcausalidentificationtoolsandsoon.Applicationexpansionincludestheexpan-
sionofinput-outputanalysisintheSupply-sideStructuralReformandtheestablishmentofa“dualcirculation”devel-
opmentpattern.

Keywords:Input-outputResearch;StructuralAnalysis;SystemofNational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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